
长期的艰苦工作，使张寒晖积劳成
疾。张寒晖当年在延安的邻居郑云燕曾
回忆：“我们朝夕相见，他穿着一双布
鞋，衣装较整洁，衣兜里别着钢笔，留
长头发，戴着眼镜，远处看上去就知道
他是个文人。”郑云燕说，在相邻相处的
岁月里，张寒晖总是日夜兼程谱写着一
首首革命歌曲。无论是阴晴圆缺，在张
寒晖的窑洞里总闪烁着油灯的光辉，时
而传来谱曲的歌声，偶尔伴有阵阵的咳
嗽声。

“我父亲郑新潮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
后到延安的，当时毛主席和朱德让他与
郭化若筹建延安炮兵学校，需要炮校校
歌，就与李伟去找张寒晖征求编写内
容，张寒晖虽然病重，但非常乐于相
助，热情地答应了，他日夜兼程完成了
歌曲的初稿，为了更生动，他与我父亲
冒雪去找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东北干部
队副队长)，唱给他听，征求他们的感
受。”郑云燕说。此时的张寒晖病情一天
天重了，咳嗽的痰中带有血丝。

1945年春，天气乍暖还寒。患了感
染性肺气肿的张寒晖每天都要到窑洞外面
晒太阳。郑云燕回忆说：“延安的医疗条
件非常差，张寒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他总咳嗽，白天只要听不到他的咳嗽声，
就知道他不在窑洞里，去鲁艺学院了。有
时夜间，他咳嗽得厉害，我妈妈就给他端
去一碗羊杂碎汤，暖暖身子，咳嗽就会减
轻一些，冬季来临，他常说最怕感冒。只
要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气肿。”

1946年3月初，张寒晖因肺部感染
引起水肿，造成心力衰竭，出现了昏
迷。当年3月11日晚，年仅44岁的张寒
晖在延安溘然长逝，遗骨伴着《松花江
上》哀怨的乐曲安详入土，安葬于宝塔
山之南的窑背上。在他的墓碑上，铭刻
着：人民音乐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
晖同志之墓。次年，蒋军进犯，墓碑俱
毁，墓址荡然无存。

可是，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墓碑是
谁也砸不掉的，每当听到这首《松花江
上》的时分，都会思念这位人民的音乐
家的。

张寒晖生前谦逊自持，不露声名。
当年，歌曲《松花江上》发表时，没有
署上他的名字，之后多年，他坚持冠以

“平津流亡学生集体创作”或注以“佚
名”。一些学生也常问他：“张老师，你
的歌，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呢？”张寒晖
对此微微一笑：“要名字干什么呢？”在
他看来，有一支能起到战斗作用的歌，
也就足够了，署不署名都不重要。

也许正因为没有署名，张寒晖才躲
过一劫。当《松花江上》刚刚出现时，
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就说它是“赤色歌
曲”，谁要唱它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并下
令追查歌曲的作者是谁，查来查去是

“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张寒晖除了留下《松花江上》《军民

大生产》这些名曲外，还创作了《游击
乐》《去当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这些
歌曲曾激励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英勇杀
敌，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歌曲中感
受到音乐的力量、文化的力量、革命的
力量。但张寒晖生前并没有编印过自己
的歌曲集，许多词曲散失了。陕甘宁边
区文协的同志决定搜集编印他的歌集，
由他的学生、同事和他的夫人一起用回
忆的方法将他创作的歌曲一首首忆唱出
来并记谱，整理成集，油印成册。1950
年，西北文代会召开期间，改为铅印出
版的《张寒晖歌曲集》成为向大会的主
要献礼之一。自此，人们方知《松花江
上》等歌曲的作者是张寒晖。

1993年6月，歌曲《松花江上》被
评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2005年9
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文化部、原
广电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为了
正义和胜利》，序幕中选的唯一一首歌曲
就是《松花江上》，第三幕又选了张寒晖
创作的《去当兵》。

2002年冬，在纪念张寒晖百年诞辰
之际，西安人民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陕西师大附中校园里为他竖立了一
座肃穆的雕像，以铭记这位为民族抗战
作出伟大贡献的人民音乐家。雕像中的
张寒晖，表情沉静，若有所思，文质彬
彬，意气风发。寒风中，陕师大附中
2000余名师生再度唱响《松花江上》，以
哀婉激愤的歌声迎接校友的“归来”。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淡泊名利的人民音乐家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在铁蹄下遭受凌辱、流离失所的
东北人民的悲苦及心声。它的创作者就是与冼星海、聂耳并
称“音乐三杰”的张寒晖，一生先后创作了《军民大生产》《去当
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爷爷张寒晖一生其实从未到过东
北。是流落西安街头的东北难民，给了他创作灵感。”站在河
北省定州市建阳村张寒晖故居里，张满囤谈起爷爷当年创作
《松花江上》的故事如数家珍。

张寒晖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张振洲靠教书养活张寒晖弟
兄5个，以及张寒晖年迈的祖父、祖母。家里终年糠菜半年
粮，贫寒度日，实在养活不起众多的孩子，将张寒晖最小的五
弟送了人。

在当时传统思想影响下，不愿断送张家的书香之脉，张寒
晖的祖父和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凑足学费让7岁的他入私塾
读书。幼时的张寒晖聪明但是非常淘气，11岁时到距家10
里的翟城村高小读书。整日食不果腹的张寒晖，靠着坚强的
毅力艰难求学。在学校期间，受到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熏陶，
并对歌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唱一些民谣和爱国歌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读初中的张寒晖走上了街头，宣
传抵抗日货，被学校开除。于是，他转到保定高等师范附中学
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接受革命理
论的陶冶。

1920年，曾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张寒晖直接去了北
平，在北平私立电气工业学校学电工。

同年，张寒晖考入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之所以报考这
所学校，一是他从小喜爱戏剧，特别爱唱家乡独特的地方戏
——定县秧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不但管学
生的吃住，还发给一些零用钱。

1925年，张寒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共
产党。在艺专，他在著名音乐家赵元任教授的指导下，对民族
音乐、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钻
研，为后来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张寒晖带领同学参加“三·一八”反对段祺瑞军
阀政府的游行，跟随李大钊在游行队伍中一起高呼“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军阀政府疯狂搜捕爱国进步人
士，李大钊惨遭绞杀，张寒晖也上了通缉的名单。张寒晖连夜
剃光头发，逃离北平，一路步行400多里回到家乡——在一天
深夜，光着头、赤着脚出现在妻子的面前。

回到家乡的张寒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
帮助定县民教馆进行秧歌、民谣的搜集研究工作，并参加了由
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编写农民通俗读物，参与创作了
《农夫歌》《除草歌》《农家乐歌》《高头村歌》等歌曲，编印了《普
村同歌集》。

1930年，张寒晖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帮助组
织剧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
下，整组定县地下党组织，组织农民运动，成立抗日救国会，并
以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以
《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
国难”。

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
涯。

1933年2月，张寒晖接到他在北平国立艺专的同学好友
刘尚达的信，邀他去西安工作。刘尚达时任陕西省教育厅社
会教育科科长，兼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馆长。

此时，张寒晖在定县利用民众教育进行抗日宣传，已引
起定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他接到信后动身去了西安。张寒晖
到西安后，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任总务主任。他组织了“西
安实验剧团”“西安铁血剧团”，自当导演和演员，演出了
《不识字的母亲》《黑地狱》等话剧，并主编出版《老百姓
报》，以通俗文字开展救亡宣传。然而，支持他们的陕西省
政府主席杨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职务，张寒晖和好友刘尚
达被赶出了民众教育馆。张寒晖失业了，贫病交加。他两手
空空拖着病体回家，冬天还没有棉裤，冻得瑟瑟发抖。

妻子邵锦萍和10来岁的女儿小艳亭去地里拾花生，换回
几尺布，连夜一针一线为张寒晖缝做了一条棉裤。病愈后，他
利用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做掩护，组织定县戏剧研究
社，演定县秧歌，唱昆曲，编写剧本……宣传抗日。

1936年夏天，张寒晖二次只身去西安，以西安省立第
二中学教师的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次离家后，他
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北参加革命活动，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张寒晖担任过28级（1939年毕
业）的班主任等，讲授国文课，课余则在师生中积极从事抗
日爱国文艺宣传。此时，他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一个由20
余人组成的“斧头剧团”，指导演出了多部抗日救国话剧。
其中《鸟国》一出影响最大。该剧在大操场演出，观众达数
千人，群情激愤，抗日口号声震云天。此后，“斧头剧团”
又到陕南、晋西等地做抗战宣传。所到之处，演出前张寒晖
总是激情洋溢地唱起他的“主题歌”：“厉我兵，秣我马，大
家齐动员；此耻不雪，此仇不报，不活天地间！”张寒晖在
自己创作的歌曲与剧中这样呼号。

用歌曲唤醒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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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1 月西安事变
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
以听到《松花江上》歌声。后
来，这首歌曲又迅速传遍全
国。《松花江上》发表后，强烈
地触动了中国人的亡国之
痛，歌声所至，莫不唏嘘，成
为中华民族刻骨难忘的抗日
歌曲之一。

鲜为人知的是，《松花
江上》的诞生地是西安而不
是东北，词曲作者张寒晖也
不是东北人，他也不曾到过
东北。

“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松花江上》的创作者和创作过程

吴志菲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 年，
十余万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两地，拖家带口，
愁容相对，乡音一起，一夜征人尽望乡。那
是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是一片遭受侵凌的
故土。广大东北军将士渴盼早日打回东北，
赶走日寇，重返故乡。

古城西安街头，拥塞着成千上万愤怒的
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
到达西安后，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
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一天夜晚，在东
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
孙志远给张寒晖讲了很多东北军对故乡的
思恋之情和西安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
愤之情，还送给了张寒晖一本东北军第67
军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该军
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
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
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
水火之中。”孙志远望着沉思的张寒晖
说：“寒晖，你多才多艺，写一首反映东
北军思想感情的歌吧！”张寒晖早有些想
法，经孙志远一说，更燃起了他为东北军
写歌的欲望。

于是，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
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

谈，一面宣传抗日方针，一面倾听东北同胞
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倾听他们对故乡、亲
人的思恋，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恨
和痛。张寒晖日思夜想，心潮难平，眼前那
片黑土地，那条松花江，仿佛在向他招手；
东北依稀成了他的家乡。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仇家恨在张寒晖的
胸臆翻腾；东北难民的哭泣在他脑海萦绕；
东北军和难民决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唤在他心
灵震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
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歌词写出来了，内容和感情脉络分为怀
故、漂流、呼唤三个基本层次。歌词的开头
部分，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而九一八事
变突起，日军占领了美丽而富饶的东北，人
们只得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歌词的第二
层次概括地描述了悲惨遭遇，透过诉说丧家
的哀痛，逃亡的仓皇，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
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歌词的第三层次用
饱含无限感慨的发问，向故乡和亲人发出深
情的呼唤，寄托了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期
待，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

用什么音乐素材呢？张寒晖想起了家乡那

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凄惨惨的
“大悲调”，还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尤使
他历历在目，萦绕耳边的是家乡女人哭坟时
失去亲人的悲痛欲绝声——张寒晖在东北撤
进定县的东北军五十三军的一个营中教歌
时，军兵们的歌声是那样悲愤幽怨，在从军
营回来的路上，他见一妇女在新坟上烧纸，
哭号失去的亲人，那哭声拖着长腔，凄惨、
辛酸、悲绝……张寒晖久久回忆着女人哭坟
时的凄惨哭声，脑海间萦绕着东北军和东北
难民那悲愤幽怨声……

音乐素材有了，张寒晖于1936年11月
奋笔疾书，一口气创作出悲壮动人的歌曲
《松花江上》。

此歌既出，张寒晖先在西安二中学生中
教唱，旋即引起强烈反响，教室外聚集起层
层听众。歌曲唱出了那深重的民族创痛，感
人肺腑。张寒晖的友人姚一征曾说：“当歌
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
时，竟呜咽地哭了。”

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
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了
这首歌，立即震动了西安古城。随后，由东北
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军各师，又
经中共地下党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

同时，张寒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群众
演唱，并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
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
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继而，这首震撼人心的歌不翼而飞，迅
速在东北军及东北难民中传唱开来，唱遍了
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饱含血与泪的旋律

▲1936年的张寒晖

▲《张寒晖歌曲集——纪念音乐
家张寒晖同志逝世十周年》（1957年河
北人民出版社一版一印）

西安事变后几天，张寒晖按党的指示参
加了东北军，任政治部人事股长兼“抗日演
剧团”团长。身为东北军的一员，张寒晖唱
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同样泪流满面。

1936年底，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
中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
周恩来指挥着东北军军官高唱 《松花江
上》。悲愤的歌声激起大家思念故乡的情
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
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
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
定要打回家乡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
的胸膛。

周恩来还曾问一位东北战士：“为什么一
唱‘九一八，九一八’，东北人就流泪呢？”那位
战士腼腆地回答道：“想家呗！”周恩来笑着
说：“想家？我建议领导让你回家看看，好不
好？”战士答道：“不赶走鬼子，回去也好受不
了。”周恩来亲切地拍着那位战士的肩膀道：

“那么，这支歌，唱出了你们的心愿，你们不愿
做亡国奴，要求抗日、收复失地、统一祖国！
这很好！”

1937年12月 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
学演讲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时，谈及《松花江上》，激动地说“（九一
八事变后） 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
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
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
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
人断肠。”对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响力，
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称“一首抗日歌曲抵

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1937年，作曲家刘雪庵把自己从上海流

亡到香港途中谱写的《流亡曲》（又名《离
家》）及《复仇曲》（又名《上前线》）两
首歌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编为《流亡
三部曲》，在《战歌》音乐期刊上发表，因
当时对《松花江上》创作者张寒晖缺乏了
解而署以佚名。这是三首歌曲以《流亡三
部曲》之名首次正式发行，成为在抗战时
期万众传唱、脍炙人口的一组爱国歌曲，
对激励民众走向抗日战场发挥了难以估量
的推动作用。

“流亡三部曲”之一


